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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
舊
金
山
濱
海
的
住
宅
區
一
住
就
是
二
十
八
年
，
它
叫
﹁日
落

區
﹂
（Su ns e t

D
i str ic t

）
。
說
到
起
名
，
美
國
的
區
域
，
遠
遠
沒
有
中

國
的
花
樣
多
，
光
看
新
建
小
區
的
名
字
，
動
不
動
就
豪
庭
、
國
際
、
水

岸
、
碧
洲
、
綠
軸
、
花
園
、
香
堤
、
海
景
。
地
產
大
亨
所
僱
請
的
廣
告

創
意
總
監
，
誠
然
發
揮
了
天
才
的
想
像
力
，
但
多
半
要
打
折
扣
。
好
在

，
日
落
區
能
看
落
日
，
一
如
張
愛
玲
讚
美
過
的
上
海
灘
電
影
小
廣
告
，

說
放
映
什
麼
就
是
什
麼
。

在
日
落
區
，
我
這
個
最
普
通
的
居
民
，
只
要
不
是
霧
天
，
也
沒
下

雨
，
黃
昏
，
坐
在
落
地
窗
前
，
肯
定
看
到
一
丸
上
好
鴨
蛋
黃
般
的
日
頭

，
從
電
線
網
下
降
到
花
旗
松
的
針
葉
間
，
再
往
大
海
邊
沿
下
墜
。
定
睛

看
，
它
慢
條
斯
理
。
不
耐
煩
了
，
掉
頭
看
電
視
機
的
晚
間
新
聞
，
才
一

瞬
，
它
就
被
海
平
線
切
去
一
半
，
再
眨
上
幾
眼
，
它
沉
沒
，
留
下
半
海

血
似
的
漣
漪
。

今
天
，
我
沒
待
在
家
，
站
在
街
上
，
對
面
是
長
街
。
餘
暉
在
窗
戶

上
的
反
光
，
眩
花
了
眼
。
一
路
看
過
去
，
一
戶
人
家
的
大
窗
子
，
就
是

一
張
闊
銀
幕
。
牆
上
的
畫
，
時
鐘
，
窗
前
的
花
，
傢
具
，

做
飯
的
主
婦
，
作
功
課
的
孩
子
，
對
着
手
提
電
腦
的
男
人

，
聊
大
天
的
主
與
客
。
這
一
帶
的
住
宅
，
陽
台
多
建
在
後

部
。
屋
前
，
要
麼
沒
有
陽
台
，
要
麼
太
窄
小
，
聊
備
一
格

而
已
，
用
途
極
為
有
限
。
記
得
起
的
，
是
我
的
貼
鄰

—

年
近
九
十
的
白
人
老
太
太
，
十
多
年
前
在
﹁九
一
一
﹂
恐

怖
襲
擊
的
次
日
大
早
，
她
顫
巍
巍
地
站
在
屋
前
陽
台
上
，

掛
起
一
面
舊
的
美
國
國
旗
。

陽
台
既
小
，
自
然
缺
少
配
套
的
欄
杆
。
陽
台
和
欄
杆

，
不
發
思
古
之
幽
情
則
已
，
一
發
就
想
起
相
關
的
詩
，
最

順
溜
的
無
疑
是
辛
稼
軒
的
﹁落
日
樓

頭
，
斷
鴻
聲
裡
，
江
南
游
子
。
把
吳

鉤
看
了
，
欄
杆
拍
遍
，
無
人
會
，
登

臨
意
。
﹂
頭
一
句
，
說
中
了
眼
前
，

第
二
句
以
下
，
就
不
靠
譜
了
。
從
來

沒
聽
過
雁
叫
，
儘
管
在
藍
天
淡
遠
處

看
到
不
時
變
換
隊
形
的
雁
行
不
難
。

換
上
鷓
鴣
反
而
好
辦
，
比
陽
台
高
兩
米
的
電
線
上
，
不
時

有
非
中
國
產
的
鷓
鴣
棲
息
，
但
你
別
指
望
它
鳴
出
﹁行
不

得
也
哥
哥
﹂
的
淒
聲
。
吳
鉤
劍
這
冷
兵
器
不
合
時
宜
和
地

宜
，
換
上
一
支A

K
4 7

呢
，
在
戶
外
﹁看
﹂
，
難
保
鄰
居
不

報
警
，
下
一
步
，
將
被
警
車
包
圍
。
那
麼
，
精
簡
為
﹁落

日
樓
頭
，
江
南
游
子
，
欄
杆
拍
遍
﹂
，
倒
相
當
貼
切
。
﹁

無
人
會
，
登
臨
意
﹂
是
絕
對
的
，
管
你
是
在
中
國
拿
了
﹁

屈
原
獎
﹂
的
詩
人
，
也
沒
有
權
力
強
迫
從
門
前
人
行
道
經

過
的
遛
狗
人
，
領
會
你
沐
浴
晚
霞
，
遠
眺
近
觀
的
旨
趣
，

他
寧
願
看
狗
躍
起
咬
飛
碟
。

我
反
躬
自
問
，
我
家
屋
前
的
小
陽
台
，
拿
來
幹
什
麼
？
坦
白
說
，

木
欄
杆
和
地
板
，
我
油
漆
過
兩
次
，
還
撿
過
幾
回
羽
毛
球
。
不
曾
一
本

正
經
地
憑
欄
看
過
風
景
，
欄
杆
拍
是
拍
過
，
但
聲
音
沒
詩
意
。
還
有
一

次
，
腳
踏
欄
杆
，
為
家
裡
的
電
視
機
和
電
腦
接
線
，
稍
有
點
驚
險
。

想
着
想
着
，
帶
着
一
丁
點
兒
遺
憾
，
回
家
去
。
萬
萬
想
不
到
，
一

個
陽
台
後
面
，
蟬
翅
般
的
紗
簾
，
映
着
一
個
女
子
。
她
側
身
坐
在
陽
台

後
的
窗
前
，
最
後
的
餘
暉
灑
滿
粉
紅
色
家
常
春
裝
。
風
吹
簾
動
，
縠
紗

一
似
此
刻
的
海
波
，
把
身
影
映
襯
得
格
外
迷
離
。
現
代
版
的
﹁斜
輝
脈

脈
水
悠
悠
﹂
，
幻
想
版
的
﹁望
盡
天
涯
路
﹂
，
過
氣
版
的
﹁雖
信
美
而

非
吾
土
兮
﹂
。
我
失
聲
驚
嘆
，
陽
台
終
於
饗
我
純
中
國
風
的
詩
情
！
我

向
家
門
飛
跑
，
近
了
，
才
知
道
，
陽
台
上
的
倩
影
，
原
來
是
老
妻
！

回
頭
，
承
托
日
頭
的
海
水
快
撐
持
不
住
，
浪
花
格
外
起
勁
的
鼓
噪

。
落
日
不
以
為
意
，
施
施
然
沉
沒
前
，
最
後
露
出
邊
緣
，
一
似
美
人
微

笑
的
朱
唇
。

謝婉瑩（一九○
○──一九九九），
筆名冰心。當代大文
學家、詩人，福建閩
侯人。我曾問過冰心
，其筆名，取意何來

？冰心答曰：筆畫簡單，易寫易認嘛！

取 「婉」 「瑩」 之意

我想，冰心取此筆名應是多種意義的，
簡單易寫易認，這是其一，並不是主要的。
依我分析，取冰心筆名之旨意，可能兩點：

第一，冰心，原名是婉瑩。冰心之筆名
是與她的原名 「婉」及 「瑩」有關。

婉，讀宛，上聲；有五種解釋，一、溫
順、順從，《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姑
慈而從，婦聽而婉」。《列子．湯問》： 「
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二、婉轉、委婉
，宋．王安石有詩句： 「流鶯探枝婉欲語，
蜜蜂掇蕊隨翅股。」魯迅亦將之用作 「婉推
」，亦有人用作為 「婉謝」之謂。三、婉作
宛若解，不從女旁。宋玉《神女賦》： 「婉
如雲龍乘雲翔」。唐．李群玉《長沙九日登
樓觀舞》： 「翩如壯苕翠，婉如游龍舉」。
四、美好、姣好，《毛偉》說： 「婉然、美
也」，晉．陸機《贈紀士》： 「修姱協姝麗
，華顏婉如玉」。蘇東坡有詩句： 「路人皆
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五、喜愛、
親愛。李善註解：婉， 「猶親愛也」；三國
．稽康詩： 「婉彼鴛鴦，戲翼而遊。」

綜而述之，上述五點，歸納其中心意思
，不外乎溫柔、順從、和藹可親、姣美而又
親善也，此皆是冰心一生著作之意旨，和做

人之楷模也。
瑩，讀熒。有解釋： 「如玉之瑩」。
一、玉色光潔，《說文》 「瑩，玉色」。《論語》 「

如玉之瑩」。二、光潔、明亮，可作 「潤」解，《韓詩外
傳》： 「良珠度寸，雖有百放之水，不能掩其瑩」。三、
明白、清澈，范望釋道： 「瑩者，明也，左思有詩句： 『
前有寒井泉，聊可瑩心神』」。四、似玉，溫潤如玉。宋
《神女賦》： 「曄然如華，溫手如瑩」。又古人評屈原之
「智」曰： 「如玉如瑩」。

綜而言之，上述四點，歸納其主意，即指光（潔）明
（亮），溫潤清澈，如玉之瑩，如瑩之玉。

中國人不論男女，命名均有寄寓其意者，冰心尊翁是
仕官軍臣之輩，飽讀詩書，命乃媛之名，豈無據乎？遂取
婉瑩顯以達 「性若婉順，心比玉瑩」。很自然地，冰心借
己之名（婉瑩）易之同義而字殊之佳稱──冰心，是非常
順理成章的。

用 「一片冰心在玉壺」 之旨
第二，冰心，是取自唐詩： 「一片冰心在玉壺」句。
詩人冰心，一九一九年就以冰心為筆名，發表詩作、

文章。不言而喻，像冰心這樣一個家學淵源，少女期間為
父母朝夕灌輸以詩禮之學，雖不出門，早已有良師諄諄教
導。冰心很喜歡詩韻，對詩學甚有興趣，尤喜集聯，試問
一個不懂詩學及通聯學之人，竟能去集古人之詩句為聯嗎？

我可大膽講一句，冰心之筆名，是取自 「一片冰心在
玉壺」這詩句，由斯而啟迪的。這是最主要的看法。

唐．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詩曰：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王昌齡此詩之 「一片冰心在玉壺」句，是指他廉正、

清白，不與人同流合污之高潔風格。
在王昌齡之前，曾有諸多賢人取用此辭以示廉潔清白。
晉朝大書法家陸機（平復貼之書者），在《漢高祖功

臣頌》有句，「心若懷冰」。用 「冰」比擬 「心」之純潔。
東晉鮑照在《代白頭吟》中，有句： 「直如朱絲繩，

清如玉冰壺」。用 「玉冰壺」比喻人之 「清白」。
唐代，姚崇在《冰壺誡》序中述說： 「洞澈無暇，澄

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含冰清，外涵玉潤
，此君子冰壺之德也。」此乃以 「冰壺」比作官廉潔無瑕
也。

總述之， 「冰比心潔」並以 「玉冰壺」比清白無瑕；
亦以 「冰壺」比 「清澈澄空」。即言人之冰清內懷，而又
玉潤之外涵德也。概而言之， 「冰心」是也。

王昌齡融會化理，用上述廉明、冰清、玉潤之冰壺之
意思，概括成簡練而生動之詩句： 「一片冰心在玉壺」，
借之以言志，表達自己無意追逐功名富貴，以顯示自己之
心，如同一片冰心在玉壺如此純潔、玉清和晶瑩、守貞。

冰心是熟讀古文詩詞之大家，不難看出冰心一則以己
之原名 「婉瑩」為基，且以古言所述之玉壺為旨，遂取筆
名為 「冰心」。吾此論證，雖不中亦不遠矣。

我曾將此文問及冰心大姐，彼笑而首肯示意。並語 「
喏喏」。

在蔬菜大家族中，韮
菜絕對是一個尤物，尤其
是春天的韮菜。

穀雨前後，正是春韮
上市季節。想起河南大詩
人杜甫 「夜雨剪春韮，新

炊間黃粱」的佳句來，寫的真好，令人感同身
受。

那天去新鄭龍湖遊玩，歸途下起細雨，途
經一個村落，但見裊裊雨絲中春韮婷婷，碧綠
得分外可愛，幾個農夫在雨中割韮菜，那情景
好似潘天壽筆下的彩墨畫。爸爸說，春韮最香
，不如在此買點。我下車上前，農夫得知來意
，笑道： 「自家種的小菜，不要錢！」說着捧
上一大把剛採的沾着雨滴的嫩韮菜，我當然不
能白要，順手塞給他一盒黃金葉。途中父親道

，如今一年四季都能買到韮菜，但反季節青菜
因種種原因，品質和風味遠不如時令蔬菜，春
韮更是時令蔬菜的驕子了！

韮菜是北方人烹飪的首選青菜，尤以春韮
最佳。無論摻和肉丁或雞蛋包餃子，都是黃金
組合！還有韮菜餡餅，又叫韮菜盒子，將春韮
摘洗乾淨、瀝去水分，與雞蛋粉條或蝦皮調餡
，在平底鍋或電餅檔上烙餡餅，幾分鐘就OK
，咬一口，香味十足，非常好吃！韮菜炒雞蛋
，也是千家萬戶的保留節目，這菜色澤雅觀、
芳香通融，無論就粥吃或是下麵條，都是一道
美食。春韮炒海米是我爸爸的最愛，吃到嘴裡
，香氣氤氳、滑潤柔嫩，他常說： 「春韮炒海
米，怎一個 「鮮香」了得！」

據查我國早在三千年前就栽種韮菜了。《
齊書》裡講，南齊有個叫周顒的人在鍾山隱居

，一日文惠公問他： 「蔬菜何味最勝？」周曰
： 「春初早韮，秋末晚菘。」前者正是春韮，
後者指白菜。所以自古有 「山野佳味，首推春
初早韮」之說，用今天的話說，春韮乃春日第
一美食了。春韮的美，不僅因為它鮮香柔嫩，
且有保健養生之功，現代醫學證明，韮菜有
補腎溫陽、益肝健胃、行氣理血，潤腸通便
功效。 「韮」 「久」同音，還含有長長久久
之意呢！

鄰居趙叔是位鋼琴調音師，他在自家陽台
種了好幾盆盆栽韮菜，嫩綠嫩綠的，使陽台平
添許多生氣。我們兩家房子相連，昨天我在陽
台曬衣裳，隨口對那些盆景誇讚幾句，趙叔忙
便着它們得意地笑道： 「這可是春韮哦，香的
很勒！」

鹽是什麼？是人體不可缺
少的元素。古時稱之為 「上味
」，沒有它便沒有了食物的美
味。據常識所知，開一片鹽田
圍一田海水，晾曬後便可得一
堆白花花的鹽。聽說過許多能
源 「稀缺」，但從沒聽說過大

海會乾涸、會用盡的警告。海水既不虞枯竭，又不
用花錢，鹽也就廉價了。一袋五百克的粗鹽或精鹽
在香港超市只賣一兩港元，大概是多年來價格最穩
定的商品。撂在不動聲色或大張旗鼓地漲價的一眾
調味品中，便有我自巋然不動的淡定。

鹽來自大海，還來自湖與岩。四川盆地史前曾
是大海，底部深藏着豐富的鹽鹵資源。川人從秦朝

起便零星開發地底鹽鹵，到東漢形成了規模，發展
史已有二千餘年。四川自貢有近一萬三千口古鹽井
，鑽探深度從上百到幾百米。那時出現了鑽井、修
井、取鹵、煮鹵等工業技藝，終於發展出挖掘井鹽
的行業鏈條，令自貢成為岩鹽之都。今天自貢鹵源
乾枯，鹽業凋敝。但那些掘井的器具把式仍屹立地
面或靜卧地底，成為道道文化景觀，吸引了中外遊
客前去拜謁古老的東方文明。

自貢的鹽井，口口獨立，並未在地底連片貫通
，否則就有可能留下一個更奇幻的地下世界了。

在遙遠的歐洲國度波蘭，就有一個奇妙的地下
鹽礦。平凡的鹽幸遇了金錢和天才，創造出不平凡
的奇跡。這個名為維利奇卡的鹽礦，距中世紀波蘭
首都的克拉科夫十餘公里，坐公交車約三十分鐘可
達。那一站不是終點站。到站時，一位中年波蘭婦
女友善地拍拍我的肩，示意鹽礦的路徑。人們很有
經驗，一望便知我們是衝鹽礦來的遊客。維利奇卡

本地居民二萬，每年的遊客卻有一百五十多萬。鹽
礦在一九七八年便登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高
級文化遺產名冊。

這個鹽礦從發現、開採到結束，有千年歷史。
曾在鹽礦發展出某些疾病的療養院和小片規模的遊
覽區。到一九九六年，鹽層已幾被挖盡，鹽礦停產
，轉型為旅遊景點。

鹽礦的發現源自美麗的傳說。遙遠的古代，鹽
貴重如金。話說匈牙利一位國王將一名心愛的女兒
許配給波蘭克拉科夫大公。波蘭當時沒有鹽礦，公
主向父王請求一座鹽礦的嫁妝。國王應允了，着公
主摘下訂婚戒指拋向匈牙利一座鹽礦。公主嫁到克
拉科夫後，維利奇卡果然發現了鹽礦，挖出的第一
塊岩鹽嵌有公主的戒指。

歷史對這座鹽礦的發現卻鮮有記錄。最早提到
鹽礦的，是一份一○四四年的文獻。鹽礦被發現後
，波蘭皇廷意識到這是巨大的財富，請求商人投資
開採及承擔風險，自己卻從中賺取了鹽礦的大量收
入。到十四世紀時，鹽業收入佔了國家總收益的百
分之三十。後來朝廷頒布了改革法令，規定了各種
權利、稅收、監管等制度。到十六世紀，維利奇卡
鹽礦已成為當時歐洲最重要的商業之一。

十八世紀中葉，波蘭一度被奧地利統治。奧地
利人進一步完善規範了鹽礦的組織和管理，進行了
採礦工藝自動化改造，建成了鹽礦使用的電廠，修
通了從鹽礦到克拉科夫的鐵路。這時，它已然是一
個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了。

進入維利奇卡鹽礦博物館樸素大方的大門，院
子裡是個花草葳蕤的花圃，後面是一幢平房，入井
口就設在平房內。鑽井機觸目地高架在平房之上。
後面是擁有青葱綠草地和秀氣小樹林的大公園，左

邊是酒店，右邊是售票處和小吃雜貨攤。自帶相機
的票價是波蘭貨幣七十五茲羅提（約一百七十六港
元），相機就值十茲羅提。遊客也算是人頭湧湧，
但排十五分鐘也就輪上了。導遊分別帶不同語言的
組別，步行樓梯通道走下礦井。通道的扶手、樓級
、牆壁、頂棚全由堅實的上好木材砌壘，每一層是
七級台階。我們直下到五十四層，這時牌匾標示距
地面一百一十米。這些供參觀的通道始建於一七四
四年，鹽礦最底層深度為三百二十七米。巷道全長
三百多公里。我們在地底下轉了兩個多小時，走的
只是巷道很少的一部分。

巷道都是當年留下來的遺跡。它們縱橫交錯，
巷陌清晰。但建造木料的質地、顏色和技藝又有不
同，路段之間常以大門相隔。道內雖然明亮，但若
獨個兒拉在最後，前後均不見盡頭，只聽到深處傳
來的人聲，還是不免心慌。參觀的一路設有許多景
位，立着神像、傳說中的人物、礦工生產和各種生
活場景的塑像。它們用鹽塊或石塊雕成，配上燈光
，甚有感染力。

波蘭是天主教國家，在鹽岩上鑿成的教堂、聖
母、耶穌像甚多。最叫人嘖嘖稱奇的是名為 「金色
大廳」的宮殿。這個在鹽岩上開鑿出來的大廳，有
七八百平方米大小，十餘米高。頂部是堅固的鹽岩
，部分岩壁用木樁支撐。廳內一邊是波蘭籍梵蒂岡
主教保羅二世的鹽岩雕塑，另一邊是可供祈禱的天
主教堂。從岩頂垂下的幾盞巨型吊燈熠熠放光，照
亮了四壁鹽岩上雕出的不同神像。其中一幅仿照達
文西《最後的晚餐》的鹽雕，線條清晰細膩，人物
神情真切，叫人不敢相信所用的物料只是鹽塊。

導遊不止一次讓大家伸舌去舔試潮潤的岩壁，
味道除了鹹還是鹹，和食鹽完全一樣。

順着通道再往低於一百一十米的地底走，不少
路段的階梯就是有些濕滑的鹽岩了，好在一路上都
有防滑的扶手欄杆。走到了最底部也就是距地面三
百多米的深處，見到靜淌的最後一湖鹽水，湖水中
鹽的含量據說是百分之三十，望去幽深晦暗。樓梯
旁的雕塑講述着當年從湖底取出鹽鹵、提煉、輸送
的工序，在我看來那都是極為繁雜而艱難的。這一
路我們還見識了種種建築奇觀。人們巧妙地利用高
低大小不同的空間，用層層密集的木架木柱，築起
了一個個風格迥異的景觀。它們顯示着設計、建構
的水平，地底各種力量的平衡和視覺的和諧完美。

這些作品出自極具藝術天賦的無名礦工和藝術
家，是他們讓不值錢的鹽變成了無價的藝術品，他
們也從中獲取了生命的永恆。其時的波蘭正隨歐洲
進入了資本主義階段，人的個性得到了解放，也有
了完備的資本運作方式與法律的實施。鹽礦奇觀從
構思到實現，需幾個條件並駕齊驅。當鹽遇上了天
才和機遇，便華麗變身為奇跡了。

自貢鹽井與維利奇卡鹽礦同期存活，卻未能激
發出更大的驚奇。不能不說是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
桎梏了天馬行空的幻想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那
時中國時處遼金，資本主義離中國實在太遠了，我
們不同時具備人才、資金和制度的優勢。這或許能
解釋自貢能留下的只是獨立的一口口鹽井，其旅遊
和文化的價值未可與維利奇卡鹽礦齊名。這裡的遺
憾不是幾句話能論盡的。

我們坐每秒四米的現代升降機從幽暗的地底上
到光明的地面，約用了一分多鐘。人到了地面，心
卻還縈繞在地底的輝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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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一朝，歷時一個半世紀之久
，雖然是從北部邊陲入主中原的遊牧
民族，卻能勇於接受先進文明，主動
融入漢家文化，並通過大規模改革，
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為中華民族走向
大唐，奠定了豐厚的物質文化基礎。

北魏風雲人物很多，今人所能熟知並經常提及的卻很
少。就說這元順吧，就是一個鐵骨般的錚錚硬漢。他名雖
為順，性情卻不溫順，耿直剛毅，淡泊名利，從不趨炎附
勢，阿諛權貴。他任黃門侍郎時，領軍元叉聲威最為顯赫
，凡是陞遷官職的人，無不登門拜謝，唯獨元順不拜，僅
只送去一份拜表。元叉對他說，你依仗什麼不來見我？元
順正色說，天子年輕，將輔政大事委託於宗室，叔父應一
心為公，舉薦賢士以報國，怎可仗勢賣好，讓人家私下裡
答謝您，這難道是朝廷所期望的嗎？

在朝議論政事得失時，元順總是仗義執言，從不違心
附和，因此而為人所忌憚、敬畏。尚書盧同前往營州征討
叛將就德興大敗而歸，朝廷商議給其定罪。這時，元順和
侍中穆紹都在靈太后左右。穆紹曾得到過盧同的好處，很
想替盧同說情。元順氣憤地說，盧同終將無罪！太后說，
侍中怎麼會講這種話？元順說，盧同有好房子送給了有權
勢的侍中，還怕治罪嗎？這讓穆紹很慚愧，不敢再替盧同
說話了。即便是臨朝稱制的靈太后，元順也敢當眾批評，

不留面子。靈太后背地裡責怪元順說，我從千里之外召你回朝，難道
是讓你在大庭廣眾之下羞辱我嗎！何得如侍中之言。

元順任吏部尚書時，元雍多次託人讓他提拔自己的一個親信，元
順不理不睬，元雍就下命令硬逼元順就範，被元順扔在了地上。元雍
聽說後大怒，第二天一早便來到尚書省大堂，捋起袖子，手撐案几，
厲聲說，我身為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
內，親近和尊貴獨一無二，你元順是什麼人，竟敢把我的命令扔到地
上！元順當即也怒目相向，長噓一口氣讓自己鎮定下來，然後緩緩地
對元雍說，高祖創定的官制分為清濁兩流，你要提拔的那個人不適合
擔任廷尉這樣的清流官。殿下既同先皇是兄弟，就應遵從他的旨意，
怎能壞了祖宗的規矩呢？元雍說，我身為丞相、錄尚書事，怎麼就不
能任命一個官吏？元順說，你這叫越俎代庖！我沒聽說朝廷另有旨意
，讓您參與選用官員的事。接着又厲聲說，殿下若執意如此，我自當
奏明朝廷。元雍遂大笑起來說，怎能為一小吏傷了我們的和氣呢！於
是站起來，喊元順一起進入內室，設宴共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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